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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转型的历史考察 

史秋菊，陈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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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国社会民主党走过一个半世纪的风雨历程，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对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产生了
深远影响。其性质经历了从“阶级革命党”到“议会改良党”，从“人民党”到“全方位政党”，从追求“制度社会主义”到追求

“价值社会主义”的演变。其总体趋势是社会民主党的“非工人阶级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日益由一个争取工人阶级利益

的革命党逐渐演变为一个以参政执政为目的的选举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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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已走过１５０年风雨历程的德国社会民主
党，是整个西欧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中最具

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政党，同样也是德国历史最为悠

久的政党。这个从不甘心安于现状的政党自诞生

之日起，就不断地发生着顺应时势和外部环境的周

期性转型，这也成为２０世纪的一个新的政治现象，
调整和改革似乎已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内在的

性格特征。“回顾欧洲政治发展的左翼历史，它实

际上已在政治和社会现实变化的压力下进行了几

次改造。”［１］７从“革命党”到“改良党”，从“工人（阶

级）党”到“人民党”，从追求“制度社会主义”到追

求“价值社会主义”，再到放弃社会主义目标，以努

力争取社会中间阶层的全方位政党和以选举为目

的的传媒党的演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和

讨论。

　　一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工人阶级革命党

（一）革命政党的初步建立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作为由无产阶级的革

命导师———马克思亲自指导下的世界上第一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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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

主党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着极强的革命性，

其历史源头可上溯到１８６３年全德工人联合会。其
创始人斐迪南·拉萨尔宣称这是一个代表“德国工

人等级的社会利益”，努力消除“社会的阶级对立”

的工人联合组织。１８６９年，工人领袖威廉·李卜克
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在爱森纳赫领导下成立

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无产

阶级政党。１８７５年５月在哥达召开的代表大会上，
两个政党归并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其力量迅

速壮大。但是《哥达纲领》“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

来建立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２］的改良主义倾向受

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马克思执笔书写了战斗檄

文———《哥达纲领批判》，彻底清算了拉萨尔机会主

义倾向。由于该党赞成革命反对君主立宪，俾斯麦

即宣布该党非法，并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严

厉镇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哪里有镇压，哪里就有

反抗，愈镇压，愈反抗，愈革命，愈使“国家是统治阶

级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不证自明，社会民主党人

的反抗思想和革命热情愈是强烈。多次被捕入狱

的倍倍尔愤而怒言说：“我要像你们当初对待我们

那样对待你们！”［３］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新纲领———

《爱尔福特纲领》

１８９０年９月，随着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废除，
德国社会民主党恢复了合法地位。为了适应新的

形势和新的任务，德国社会民主党（１８９１年１０月）
在爱尔福特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党的理论家考

茨基和伯恩施坦共同起草的新纲领———《爱尔福特

纲领》。该纲领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

所造成的危机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可怕”，“生产资

料私有制与有目的地运用和充分发展生产资料已

经互不相容”。［４］２０因此，只能把生产资料“资本主

义私有制变为社会所有制”。［４］２０－２１由此可见，《爱

尔福特纲领》在理论上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

系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是一致的，一边是不劳而获、

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另一边则是劳而无获、除

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二者之间产横亘

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这种天然对立使社会分裂

成两大敌对阵营，阶级斗争不可避免。而这一斗争

“必然是一场政治斗争”，“工人阶级没有政治权利

就不能进行他们的经济斗争，不能发展他们的经济

组织，他们不掌握政治权利就不能实现生产资料向

全体居民所有的过渡”。［４］２１社会民主党的使命便是

把工人阶级的斗争“塑造成为一种有觉悟的和统一

的斗争”，［４］２１从而阐明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和资本

主义的必然灭亡。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该纲领在实际政策方面

提出了普选制、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一系列无产阶

级争取“合法”斗争的要求，这显然是对当前资本主

义制度的默许和认同。一方面是对社会制度彻底

变革的革命性目标，另一方面又是争取“合法”斗争

的改良主义倾向，这为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改

良主义大行其道埋下了伏笔。但从总体上说，《爱

尔福特纲领》仍是以追求制度社会主义为革命目

标，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

基础。

　　二　从阶级党到人民党———改良主义思想的
逐步确立

　　（一）《格尔利茨纲领》———社会民主党阶级
性、革命性的松动

１９１４年，声称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的德
国社会民主党抛弃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

战略口号，选择从本民族利益出发，同意进行战争

预算，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与战前的反战原则

相比，无疑是背道而驰。社会民主党的这一举动显

然也与马克思“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这一论断

大相径庭，这无疑是与统治阶级的合作，是对现有

国家和政治体制的认同。在这一问题上，党内出现

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分流，对战争预算持反对态度的

少数派与统治阶级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作为德国

独立社会民主党（１９１７年）分离出来，而多数派社
会民主党则选择融入现存体制，与统治阶级合作甚

至结盟。

正因为对统治阶级采取合作态度，使得多数派

社会民主党在１９１８年到１９３０年间多次执掌政权。
期间，通过了伯恩施坦起草的新纲领《格尔利茨纲

领》（１９２１年），这一纲领开始对改良主义思想采取
接受吸收态度，以改良主义的和平道路实现社会主

义，“力图通过现存制度内的行动来实现社会主义

理想”。［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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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纲领开篇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城乡

劳动人民的党。它力求使一切依靠自己劳动成果

为生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在共同的认识和目标下

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共同奋

斗。”［４］１４３这无疑淡化了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革

命政党的性质，可以说这一论调是将党的性质由

“工人阶级党”转变为“人民党”的初步尝试。

其次，如果说《爱尔福特纲领》对资本主义制度

仍然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态度，那么新党纲则

变为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伦理学论证。新纲领宣

称“资本主义经济”使“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阶级

斗争成为历史的必然，成为道德的要求”，［４］３３这一

伦理学的论证表明社会民主党为争取更广泛的社

会集团而必须去争取那些虽然接受社会主义目标，

却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集团，这一有限的妥

协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指导思想

地位的动摇。

第三，在目标上该纲领虽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替代资本主义制度，但在方法上却力图以改良主义

的议会斗争道路替代流血暴力革命道路。

第四，纲领还认为，民主共和国是“不可改变的

国家形式”，并将其作为社民党的奋斗目标，断言

“莫斯科式的无产阶级野蛮暴力专政的道路……是

一条破坏的道路”，“只有建设的道路才能稳妥地通

往社会主义。”［６］这条“建设的道路”就是通过“民

主”方式和“合法”斗争的议会改良道路。

通过《格尔利茨纲领》，改良主义思想在党内合

法化了。但这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仍追求“制度社

会主义”，［７］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

在至关重要的经济制度问题上，依然毫不含糊地坚

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性质上讲依然是社会主义

政党。

（二）《哥德斯堡纲领》———阶级党到人民党的

跨越

二战后，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德国社会

民主党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改良主义倾向。从二战

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次参加选举的实际情况来看，

其得票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同时，社会民主党党员

人数也大幅下降，１９５８年党员人数与１９４７年相比
下降了将近３０％。几次大选失败使社会民主党长
期处于在野党的位置，由此党内开展了一场关于党

的改革的大讨论，讨论的最终成果即是一个新的纲

领———《哥德斯堡纲领》（１９５９年）的通过，这一纲
领引起了社会民主党性质的大转折。

该纲领宣称其“已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

一个人民的政党”，［４］８４开始变为改良主义的全民

党。在党的指导思想方面该纲领作了如是调整：

“民主社会主义根植于西欧的基督教伦理、人道主

义和古典哲学”。这无疑已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

作为社会民主党指导思想的地位，将党的指导思想

的触角伸向伦理教义和精神哲学，表明党的指导思

想的多元化趋向已经完全确立。纲领还称“德国社

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它是由来自不同

信仰和思想流派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人们信

仰的内容，既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国家有权规定

的”。［４］７０除此之外，纲领还把“自由”“公正”“团结

互助”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这实际上是以抽

象的伦理道德价值目标替代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

主义阶级革命目标。实现这一基本价值的途径便

是“在同其他民主政党进行权利平等的竞赛中获得

多数人民的支持，以便根据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要

求建设国家和社会”。［４］７２这彻底切断了理论方面形

式上与马克思主义的一点藕断丝连的历史渊源。

在经济领域，新纲领主张混合经济，调和自由主义

和凯恩斯主义。一方面，保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

有制和自由竞争，发挥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另一

方面接受国家宏观调控，改进国家福利制度，保证

全民就业，保障公平分配等。不再坚持推翻生产资

料私有制的承诺，实际上就是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经

济制度的接受和认同。

“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

了一个人民的党”，褪去其“工人阶级党”的外衣，

作为更广泛阶层的利益代言人，达成了社会民主党

历史上的正式转型。

（三）从阶级党到人民党的原因略探

首先，改良主义思想在党内潜滋暗长。德国社

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伯恩施坦可以说是改良主义的

始祖，他通过对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德国以及西欧
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的分析，提出了改

良主义。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无产阶级

革命策略时所依据的前提已经改变……在目前社

会中已经有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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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８］９“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从此成为修正主义的格言风行一时，他的目的就是

放弃暴力革命，最终实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根

据伯恩施坦的分析，认为“有产者的人数不是‘或多

或少地’增加，而简直就是更多了”。［８］１０４这表明在

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出现马克思所预言的两

大阶级尖锐对立的情况，这一前提成为伯恩施坦通

过和平改良的方式“长入”社会主义的现实依据。

德国社会民主党接受了这一改良主义路线，努力争

取议会斗争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直至 １９２１年
《格尔利茨纲领》，改良主义思想在党内已经开始合

法化。正如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托马斯·迈尔所

指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信奉“修正主义”，“并不

是由于人们有意识地传播修正主义的看法，而是来

自党本身的经验”。［９］

其次，社会结构发生新变化，中等阶层逐步发

展壮大。与马克思的看法不同，伯恩施坦认为“社

会结构同从前比起来远没有简单化，不如说它是无

论就收入水平还是就职业活动来说，都高度地分化

了”，［８］１０５就在工人阶级内部也表现出教育水平、职

业地位和收入差异等方面的内部分化，而中等阶层

又得到公务员和职员等“新中间阶层”的补充。社

民党主席舒马赫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原意已有

所改动而不只是工人阶级的事情了。”一边是中产

阶级日益发展壮大，一边是传统产业工人阶级队伍

的缩水，作为一个意识形态上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

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显然已经无法吸引社会结构

中的大多数群体，只依赖传统的产业无产阶级这一

稳固群体赢得大选胜利的局面已经一去不返。若

不对这一变化做出相应调整它就不可能获得中产

阶级选民的支持，也就不可能执掌政权，而要获得

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对党的纲领

做出新的解释。因此，以争取大多数选民，扩大阶

级基础的新纲领便应运而生，也一步步使社会民主

党“非意识形态化”和“非工人阶级化”。

　　三　从人民党到全方位政党

（一）《柏林纲领》———顺应时代新要求的生态

纲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开始起

步，联邦德国与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一样，第三产

业已占据经济发展进程的主导地位，相应的第三产

业的从业人员（第三产业中的就业人员绝大部分被

认为是中产阶级）也已经超过了第一、二产业的从

业人员，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哥德斯堡纲领

已然无法解释新的形势下的新问题、新情况。

另一方面，“战后出生长大的‘新中产阶级’，

属于后物质主义的一代，他们热衷于包括和平运

动、女权运动、环境保护等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在

利益诉求方面，他们与传统的产业无产阶级截然不

同，与其它中产阶级成员也有所区别。”［１０］它开始

改变部分德国政治关注的日程和选举行为。１９８０
年，绿党成立，吸引了大量中左选票，面对这一形势

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应似乎有些迟缓，直到

１９８３年它再度沦为在野党。
长期以来，社会民主党一度将“新社会运动”的

活跃看作一个不小的政治挑战。随着新社会运动

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绿党作为一支号称“反对一切

政党的政党”在德国迅速发展壮大，许多社会民主

党党员和选民在新社会运动的影响下选择“弃红投

绿”。因此，在广泛讨论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充分

吸取“新社会运动”的内容，寻找与“新社会运动”

的共同点，顺应时代要求的新纲领———《柏林纲领》

（１９８９年）应运而生。这一纲领标志着德国社会民
主党实现了新的转型，它在保留“自由”“公正”等

基本价值观念的同时，增加了生态保护等内容。这

一纲领的出台虽未立即改变社会民主党沦为在野

党的局面，在１９９４年大选中仍败于联盟党，但却使
社民党学会了如何与其他政党合作，尤其是与绿党

的合作，为其日后“红绿联盟”奠定了基础。

（二）“新中间道路”———德国版的第三条道路

在《柏林纲领》之后，１９９４年社会民主党大选
落败，其领导人沙尔平呼吁对党的路线方针需再作

修改。他认为“社民党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纲领，通

过更加团结来改善对外形象，而且首先必须对中产

阶层具有吸引力”。［１１］在之后的竞选纲领中，随之

提出了“新中间道路”。实际上，施罗德提出的“新

中间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选举标签，旨在引

发大众媒体的积极回应，使社会民主党能深入到中

产阶级范围之内。这一“新中间政策”，被认为是德

国版的“第三条道路”，这种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

和新自由主义的既“非左”又“非右”的道路选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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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超越意识形态，淡化左右之争，兼容并蓄地将各

种意识形态糅合在一起，形成所谓“超越左右”的混

合物。社民党对“新中间”的定义是：“社会中的

‘主要成员’，是指那些有较高素质的、目标明确的

人，他们可以承担在家庭中的责任、使孩子接受学

校教育，他们是有远见的、忠诚的经理人和企业主，

是善于创新的手工业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是那

些勇于创业的人，进取的技工和科学家和有责任感

的德国工会。他们是我们的依靠对象。我们与所

有这些人一起，构成了德国的‘新中间’。”［１］１８３可以

看出，这一定义外延庞杂、内含不定、十分模糊，各

阶层利益差别很大，几乎社会所有人都包括在内。

这种运动口号的创造，成功地影响了德国选民，社

民党力求在选民面前表现出自己更加开放、更为包

容的一面，以表明社民党不仅代表传统产业工人阶

级利益，同时也坚决捍卫以中产阶级成员为主体力

量的社会各阶层利益，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

础。这样，德国社会民主党实现了由人民党向全方

位政党（ｃａｔｃｈ－ａｌｌｐａｒｔｙ）的转变。
（三）从人民党到全方位政党的原因

选民的非固定化和固定选民的丧失，使社会民

主党的选民基础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是社民党进

行新一轮转型的重要因素。正如迈尔所言，“社会

民主党党员和选民的分化程度始终比广泛传播的

以‘工人党’为主题词的简单解释模式所愿意承认

的要大。”［１２］６４就社民党的党员成分来看，它除了传

统的手工工人外，也包含企业中小职员、小独立经

营者和自由职业者。一战后，社会上参加社会民主

党的党员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分化。“除了马克思主

义的和世俗伦理的取向外，也出现了宗教取

向。”［１２］６５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的基础并非是完全

同质的。

上世纪６０年代联邦德国的选民固定数量占全
部选民的８０％，但到了八九十年代这一数字却降到
原来的一半。所以，变化不定的选民很大程度上对

选举的结局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其中，有一部分选

民，他们自己本身也难以确定自己较为稳定的政治

方向，基本上依靠大众媒体中显示的政治论题及象

征性的政党领袖来决定自己的选举行为。“这种不

如说是以肤浅的交往效应为基础的意见形成能够

随着任何一种新的情绪状态而迅速改变”。［１２］７０这

类变动不定的选民在年轻群众中居多，他们容易因

外界影响而发生价值变化，容易因为失望、悲观、政

治失误甚至是对领袖个人形象的厌恶而影响其政

治选择。这种情绪化的投票行为有着很大的随意

性和不确定性，这也是社会民主党最容易失去的一

个投票群体。这类非定向选民，只能在各次选举中

根据竞选领袖对某些具体政治方案所作的规划来

决定自己的选举行为。对社会民主党来说，他们只

能越来越少地指望固定选民（传统的产业工人群

体）的支持，不得不依据具体情况，通过不断的有效

接触重新整合这些分化的群体，以便在大选中获得

他们的支持，为了赢得选举，甚至不惜推行“传媒政

治”，成为“传媒党”。

可见，他们再也不能依靠那些长期保持不变的

政治目标来要求中下阶层群体对它们表示忠诚和

支持，社民党必须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尽可能多地

吸引支持者集团，为此不惜放弃以往所坚持的意识

形态立场和传统政策主张。

　　四　选举党的总趋势———传媒党

（一）新传媒时代的政党新生态

在当代，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给社会信息传播

方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政党的运行方

式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正如迈尔所说，“在一个

现代化的社会中，政治的传播不可避免地要通过媒

体来进行。”［１３］社会民主党作为德国历史最为悠久

的政党，不仅是一个理论大党，更是一个传媒大党，

传媒活动始终是它政治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甚

至可以说，媒体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谁是政党领袖，

谁掌握了媒体，谁就能获得更多数人的支持和热

捧，谁就有更多的话语权。

有着“媒体总理”称号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

是将社民党推向“媒体制造”道路的首推者。１９９８
年大选时，社民党内部对于让拉封单还是施罗德来

担任总理候选人难以抉择。然而正是施罗德擅长

与媒体沟通交流互动，在媒体世界中游刃有余，广

受媒体青睐，才代替拉封单成为社民党党主席。他

抗洪时的“雨鞋政治”及由他提出的德国历史上首

次电视辩论也广受媒体赞扬。深谙媒体兴趣所在，

符合大众媒体口味的党领袖也使社民党一举夺得

执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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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媒党趋势的原因

其实，对于大多数政党来说，它最重要的目标

便是谋求执政，只有成为执政党，它的政治理念和

价值目标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推行和发挥。要想

获得执政权，首要就是赢得大选。而要赢得选举，

就要尽最大的可能受到更多人群的青睐以争取更

多选民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媒体的

宣传和吹捧。所以，以执政为目的的实用主义的政

治逻辑，促使社民党必须充分尊重广大选民和大众

媒体的口味，并以此为导向努力营造积极向上、包

容开放的领袖形象和政党形象。

作为选举党，这种实用主义的政治逻辑使得社

会主义的价值和原则只剩下一个空壳，从“阶级党”

到“人民党”再到“全民党”和“传媒党”的转型让我

们看到了政党在政治选举中的嬗变本色，然而这也

未必是它们的一厢情愿，更多的是政党演变的一个

必然选择。对于政党实用主义的演变，现在几乎所

有的政党都开始向 “传媒党”方向发展，政党的这

种行为从根本上说是为选举服务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

整个西欧社会民主党历史演变的一个缩影，它切实

地反映了社会民主党根据科技革命发展、社会结构

变革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实用主义的态度不断

地调整自身而最大限度的适应新形势、新状况。尽

管我们说社会民主党已经抛弃了它原有的阶级属

性，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但与其对手政党相

比，它仍比较多地反映中下层民众的要求，更多地

代表了领薪职员和其他广大社会中下层民众利益，

在“新中间”道路上仍然是一个中间偏左的左翼

政党。

参考文献：

［１］史志钦．全球化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转型［Ｍ］．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雅克·德罗兹．民主社会主义（１８６４－１９６０）［Ｍ］．时

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５：４９．

［３］布劳恩塔尔．国际史：１卷［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８５：３０７．

［４］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Ｍ］．张世鹏，译．殷叙彝，

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５］王　军．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战后德国政治［Ｊ］．当代世

界社会主义问题，１９９９（１）：７０－７９．

［６］王学东．一个老大政党的与时俱进———德国社会民主

党是怎样从工人党变成人民党的［Ｊ］．南风窗，２００４

（９）：４３－４５．

［７］罗云力．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演化与其关于社会结

构的认识［Ｊ］．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０７（６）：８９－９５．

［８］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

任务［Ｍ］．殷叙彝，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１９６５．

［９］托马斯·迈尔，等．论民主社会主义［Ｍ］．刘芸影，等，

译．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７：５９．

［１０］王存福．论中产阶级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Ｊ］．德

国研究，２００６（２）：２９－３５．

［１１］ＤｉｅＷｅｌｔ［Ｊ］．伍慧萍，摘译．德国快讯，１９９５（１）：２－２．

［１２］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２１世

纪的社会民主党［Ｍ］．殷叙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１．

［１３］托马斯·迈尔，郭业洲，陈林．关于媒体社会中政党政

治的对话［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００（６）：４

－１３．

责任编辑：骆晓会

４７




